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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艺复兴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传统将城市空间作了性别区分: 行会大厅、旅馆、主要街道和广场被看作

是适合男性的领域; 而妇女则被限定在住宅、本地社区、教区教堂以及修道院里。城市空间的性别与两性不同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地位相互对应，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男性企图主导和控制女性。从这个角度看，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

兴时期的女性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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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在其 1860 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和
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① 一个世纪以后，布克哈特的观点遭到了质疑，琼·凯莉( Joan Kelly)
就认为，文艺复兴在为男性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对妇女却有着负面影响。性别的含义是文化的
产物，并不存在固定的边界，性别划分总是被不断的改造和强化。② 虽然学界仍对妇女有没有经历
文艺复兴存在争议，但如果从妇女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来看，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

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社会传统，都在不断建构和强化男性的公共空间
和女性的私人空间这一概念: 行会大厅、旅馆、主要街道和广场被看作是适合男性的领域，而妇女则
被限定在住宅、本地社区、教区教堂以及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城市空间都具有私密、家庭和神圣的特
征，这正是妇女被期望扮演的社会角色。③ 可见，城市空间的性别区分，事实上与两性不同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应，男性企图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最终实现对女性的主导

和控制。城市空间具有强烈的象征和道德寓意，它不但有助于界定性别角色，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让两性、尤其是女性认同现存的两性地位和两性关系，并最终将外界强加的标准内化为自身行
动的准则。因此，从根本上说，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程度，从中也可管窥文
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的真实地位。

一 性别理论与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有关两性差异以及性别与空间的理论最早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阿波洛尼亚的第奥根尼就认为“与男人相比，女人比较柔弱，如液体一样冷而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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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并且不具形体。”①亚里士多德亦认为: 女性是不完全的男性，女性的身体就像是孩子的身体一样
是不完整的，女性在本质上是虚弱的、冷的，因为她们缺少关键的热量。女性有相当大一部分血流
出体外，即月经，月经也是女性身体冷的一个标志。月经类似于精液，但它是不完美的精液; 男性则
因为精液中的热能量经由血液进入了肉体，因而肉体比较热，不容易冻结，同时也使其肌肉更为坚

硬。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女性只是容器，掌握胚胎的完全是男性。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
女人的性格中有某些自然的缺陷，女人在欲望上比男性更少节制，因为她们是更弱的性别。男人和
女人虽然都有美德，但他们的气质不一样，男人表现为命令，女人表现为服从。② 这种“体热说”将男
性与热、强壮、主动联系在了一起，与之相对的是女性的冷、被动和软弱，由此人类被分成了两个等
级，即男性比女性优越，女性只能服从于男性。身体的差异也导致了两性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地
位: 女性的活动空间被局限在室内，因为阴暗的室内要比日光下的开放空间更适合她们的体质。③

虽然雅典人推崇男性裸体，但妇女在屋内也会穿着长及膝盖的长衫，如果在街上，衣服将长至脚踝，

这已为这一时期的大量艺术作品所证实。女性在各方面都劣于男性，只能臣服于男性的统治，这一
观念在中世纪被进一步强化，6、7 世纪的伊西道尔说: 男性与女性分别是力量和脆弱的代名词。④

基督教代表人物阿奎那也认为，女性的低劣不只是由夏娃被引诱而导致的一个结果，而是她天生就

有的……女人在每一件事上都需要男人的帮助，因为她们在体质和智力上都是虚弱的。⑤ 女人是原
罪，需要以沉默、顺从、朴实、善行和自守、圣洁来得救。这奠定了基督教会认为女人是弱者，是感性
的，不具有理性，是性引诱者的基调。⑥ 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教义和世俗社会都坚持将贞洁视为女性
最重要的美德，正如佛罗伦萨显贵和人文主义者帕尔米耶里( Matteo Palmieri) 所阐述的: 妻子们除
了必须尽最大努力预防与其它男子有染外，甚至还应避免任何可能的闲言碎语。这种错误是对体
面的最大玷污，它损害名誉、破坏团结、致使父亲身份混乱、家族蒙羞，同时在家族内部引发冲突和
仇恨，最终将摧毁所有的亲属关系; 她不配再被称作是一名已婚妇女，而应该是一名道德败坏娼妓，

只配得到公开的羞辱。⑦ 基于女性的身体特征以及其贪婪、易受诱惑的劣根性，保护其贞洁的最好
方式是将其隔离在诱惑之外，即将女性的活动空间与男性的隔离开来，这为城市空间的性别化提供

了理论依据。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是 14 世纪末、15 世纪初意大利城市国家加强对私人领域进行干涉的结果。

随着工商业大族对城市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应的、全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
则。对两性角色以及两性关系的重新界定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在
父权制的社会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事实上与男性对家庭和国家的控制是一脉相承的。限制女性
进入城市空间，一方面可以确保女性的贞洁( 这对富有家庭、贵族家庭尤其重要) ，保护家庭的荣誉
不受损害，还可以保证所生子嗣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则可以限制妇女( 主要是贵族妇女) 参与城市的

政治和经济生活，以此确保男性的统治权威不受挑战。比如威尼斯将限制妇女在城市空间中的出
现作为一种促进稳定的方式; 在佛罗伦萨，国家甚至对妇女的职业、财产和行为也进行了严格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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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

市场和主要的仪式空间。广场上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尤其是商业和政治活动，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威
尼斯贵族。积极参与商业贸易，尤其是政治活动是贵族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他们的存在
使广场成为了重要的男性空间。里亚托是威尼斯的商业中心，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空间，虽然
在此也能发现大量的妇女存在，但贵族妇女却被排除之外。对贵族女性而言，里亚托是一个充满暴
力和危险人物的场所，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里亚托周围的教区里聚集了许多的小酒

馆，经常会出现醉酒辱骂和斗殴事件。妇女去那里的话将极易受到语言上和肉体上的攻击; ①另一
个是里亚托的道德危险。那里是借贷和银行活动的中心，而这些活动许多都会涉嫌高利贷。② 文艺
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高利贷者都被描绘成特别卑劣和令人厌恶的人。里亚托同时也是妓女和
皮条客的大本营，这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恶名。由于这些原因，里亚托成了社会
上层妇女的禁地( 许多下层妇女迫于生计仍会在市场活动，但对上层妇女的要求无疑代表了社会的

理想) ，从而也更加强化了该空间的男性色彩。除了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以外，运河和街道同样也
被用于城市的经济生活，许多大街还是庆典游行的必经之路，因此除了实用功能外，它们还展现了

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形象。能否进入公共空间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男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换
句话说，如果某个威尼斯男性被禁止进入城市公共空间，那么他的声誉将随即遭到毁坏。例如 1323
年十人议会所做的一项判决，就是禁止贵族 Angelo Trevisan、Michele Salamonhe 和 Marco Zane 前往
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进而又禁止他们使用主要的商业大街———马塞瑞阿( Merceria) ，或者任何其
它通往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的主要干道。这个判决虽然非比寻常，但却并非孤例。在大议会的法
律中，对违法者的处罚就包括了对贵族是取消现任官职以及将来担任官职的资格，对非贵族则禁止

其进入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③大议会将禁止进入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剥夺贵族担任官职的特
权并列，由此可见有权进入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禁止违法者进入圣马可、里亚托以及马塞瑞阿商业
大街，就是以一种可见形式将他们排除在城市的政治权力中心和商业权力中心以外。圣马可广场、
里亚托以及城市的街道和运河都是男性的活动空间，一旦被禁止进入这些空间，事实上也就剥夺了

威尼斯男性的生计、荣誉以及男子汉气概。④

如果说圣马可广场、里亚托以及城市的街道和运河本质上都是男性空间的话，城市中的其它空
间则通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述，住宅、教区—社区以及修道院都被视作是女性活动的
场所。需要明确的是，住宅的性别特征并不像其它场所那样分明，它的物质结构，尤其是那些宫邸，
通常被作为世系或父系的象征，但住宅内部的活动却受到妇女更多的关注，因为一个妻子的重要职

责之一就是管理好家事，由此住宅被赋予了更多的女性特征。家事的范围并不如我们现在通常所
理解的那样宽泛。由于男性天生强壮，因此担负供养家庭的职责; 女性生性柔弱，所以负责保存和
照看男人提供的东西。所谓家事无非就是诸如监督仆人、清点物品等一些小事。妻子是消极的保
管人，丈夫是积极的供给者，两者正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住宅内部，不同的房间可能也有明确
的性别含义。在威尼斯，宫邸的底层一律被用于存货和商业用途，同时这儿也有作坊和办事处。⑤

本质上这是男性空间，他们在这里盘点库存、记账和接待客户。楼上的房间包括正厅、卧室和仆人
房。由于家族纹章都挂在正厅里，并且从 16 世纪开始，家族肖像也在此展示，因此它也可以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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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性空间。① 住宅中最为私密的地方———卧室和厨房，这些空间都与女性相关。房间的功能并不
固定，它们的性别色彩往往也会因功能的变化而改变，此外也与家庭人员所处的人生阶段息息相

关，最典型的就是卧室，在妇女分娩期间，卧室完全成了妇女的领地，这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都有充

分的表现。
一般而言，男人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妻女在大街上出现，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共同现

象。虽然威尼斯下层妇女迫于生计不得不抛头露面，但上层妇女却很少出现在公共空间。许多外
国游客这样记述: 除了普通妓女以外，所有年轻妇女都被关在家里……因为除了年老的老鸨以外，
街上很少有妇女的身影。仅有的几个也无法看清她们的身形面貌，因为她们从头到脚都被包裹在
厚厚的衣物以及面纱里。② 只有在宫邸所在的社区里，妇女才享有一些行动的自由，比如贵族妇女
经常被允许到当地教堂作祷告。除此以外，对威尼斯女性而言，似乎便没有了出门的必要，因为她
们从不、或者极少拜访朋友，而且也不需要出门购物，所有物品都由男主人负责采买。然而，“社区”
所涵盖的具体地理范围原本并不固定，它与男性试图控制女性的程度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
斯共有 60 多个教区，男性将女性的社区范围界定为她们居住的教区，可能还包括与之相邻的一个
或两个教区里。即便是在这些空间里，妇女的活动仍受到限制，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她们穿的
高底木屐( zoccoli，类似当今的松糕鞋) : 它以木料制成，外覆红、黄、白等颜色各异的皮革。……其
中许多饰有彩绘，我还见到过镀金的。……它们都非常的高，甚至达到了半码( 约合 45. 7 厘米) 。③

另一位游客则写道:“妇女都穿着巨高的鞋底走路，鞋底高度是我拳头的三倍( 大约有 23 厘米) ，这
导致她们行走困难。”意大利妇女穿高底木屐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各
种高度不等的木屐在意大利非常流行，其初衷可能是为了避免妇女的衣服被街道上的泥泞和垃圾

弄脏，但 16 世纪以后这种风尚就消亡了，威尼斯则是个例外。在威尼斯，高底木屐不仅继续存在，
并且高度还有所增加，到 17 世纪中期时，高底木屐已完全丧失了实用功能。如果没人帮忙，贵妇们
根本没有办法穿上木屐，更别说在街上行走了。显然，此时的高底木屐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并
且威尼斯的公共空间也素以干净闻名，因此高底木屐负载着更多深层的含义，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妇女的行动进行限制: 她们不可能走得太远，也不可能独自行走，如果没有仆人的掺扶，她们

几乎是寸步难行。可见，无论从客观环境还是主观愿望来看，妇女的活动空间都极其有限，但这却
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穿着高底木屐的妇女一步一步往返于家庭和教区教堂的过程，一方面让她们

有充足的时间向邻居展示她和夫家的富有与尊贵，另一方面也更加强化了社区空间的女性特征。
除了住宅、教区—社区外，修道院是另一个典型的女性空间。在男性精英们看来，修道院如同

教区，妇女既可以在这里修行又可以与其他女性交往，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她们的纯洁。在文艺复
兴时期，女孩能否提供嫁妆以及嫁妆的规模，将直接决定女孩能否出嫁以及嫁入什么样的夫家。根
据 1370-1389 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威尼斯上层社会最普遍的嫁资为 1000 杜卡特，并且这只是一个中
间值，最少的也有 892 杜卡特，④随着 15、16 世纪嫁妆数额的持续上涨，加上当时盛行的婚姻战略
( 与其给数个女儿小额嫁妆不如给一个女儿准备丰厚嫁妆，这样可以与更好的家庭缔结婚约，实现

利益的最大化) ，导致越来越多的女孩被逐出婚姻市场。这些女孩被视作家庭荣誉的一大威胁，最
好的办法就是将她们送入修道院。据估计，到 1581 年时，威尼斯有超过 3 /5 的贵族妇女在修道院
里———进修道院也需交纳相应的费用，只是比普遍的嫁妆低; 甚至所有贵族家庭都有女儿、姐妹、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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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或远亲在修道院。① 修女是“基督的新娘”，因此修道院也被视作类似家庭的女性空间，将妇女关
在修道院里，与将她们关在家里并无本质区别。

三 城市空间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高底木屐在威尼斯贵妇中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城市空间的性别，除了由权力界定外，

也是其自身持续发展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了城市公共空间与个体行
为之间的复杂联系，即城市空间“好像是一种容器，它为种种社会生活活动提供场所，但它又不是消
极的容器，它可以促发人的行为、活动，而成为行为的促媒器、发生器。反之，它也可以限制某些行
为的发生”。② 对女性而言，城市公共空间一方面充满了暴力危险，另一方面充满了让她们陌生的阳
刚之气，这些不利因素直接限制了妇女在此类空间中的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男
性特征更加分明，并促使男性利用庆典游行、竞技比赛、战斗游戏等形式进一步强化这些空间的男
性色彩，并对女性进行规训。两性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连续的相互影响，将有助于维护、扩大或
挑战当时的观念，即城市中的某些空间应该留给男性，另一些应留给女性。③

在威尼斯，宫邸都有水、陆两个入口，社会上层大多选择乘坐自己的私人贡多拉出行，陆地上的
大街和广场则留给了社会下层。这些公共空间逐渐成为工匠和工人展示他们男性气概的舞台。其
中最能展示男性力量的活动无疑是建造人体金字塔( firza d'ercole) ，即两群对立派系的男子比赛谁
能建造最高的人体金字塔。只有最强壮和最灵敏的群体才能建造出八人高( 大约 12. 2 米) 的杂技
奇观，通常顶端还有一个小男孩在摇旗。另一些展示男子气概的竞技比赛则比较暴力，比如著名的
拳头战争。在临时的、象征性的庆典游行中，城中最强壮的男子，少则几十人、多则两千人齐聚在一
座桥上像暴民一样群殴。它为从事普通工作的男性提供了向彼此以及外国游客、政要展示自己男
性力量的机会。当大规模的打斗比赛上演时，城市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男性力量的展示台。城市
里频繁上演的竞技狂欢，比如肌肉展示、辩论、刀战、赌博、演讲、拳击手的游行以及军事风格的操
练，使男性彻底控制了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在所有这些活动里，妇女发挥的作用都极其有限。她们
只能跟随战斗者来到战斗现场: 一大群妇女，在后面为她们的丈夫、兄弟、儿子或亲属呐喊助威。由
于现场人员混杂拥挤，情绪激昂，并且常常是全副武装，除了那些有钱租用附近阳台当看台的上层

妇女外，妇女并不适宜在现场观看比赛，许多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1611 年 9 月 5 日比赛时，
因观众发生骚乱，导致 28 人或淹死或遭踩踏，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女性。参与比赛和观看比赛都成
了男性的事情，绝大部分妇女都被排除在外。
“逗牛”或“使狗逗牛”( caccia dei tori) 是威尼斯男性表现其对城市公共空间控制权的又一种仪
式。这是一项能够充分炫耀男性力量和灵巧度的运动。屠夫的儿子、船坞工人和贡多拉的船夫，在
当地显要的支持下，从城市屠场租来 12 头或更多的公牛，用于当地广场的庆祝活动。体积巨大、训
练有素的狗将对公牛展开攻击，而一个或两个青年将利用拴在牛角上的绳子尽力控制住它们: 防止

公牛脱缰，最终迫使它向狗屈服。随后，胜利者将骑着被他制服的公牛离开广场，并在当地的大街
上游行; 他们用公牛的血迹宣示了他们对教区周围街道的占有，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则站在露台上

或窗边对他们欢呼。窗户不但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
的分隔带。男人通过各种展示男性力量的活动、比赛和仪式塑造了公共空间，它让妇女自觉退到了
窗户之内———私人的、女性的空间里。
除了展示男性力量的竞技性比赛，以男性为主角的庆典仪式也是塑造和强化公共空间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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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方式。相较而言，竞技性比赛展示的多是社会下层的男性力量; 而诸如行会或兄弟会游行、贵
族运动和比赛，以及国家庆典仪式等，展示的则是社会上层男子的风貌。这些活动不断强化着男性
在公共空间中的特权，让女性感到极度的不适。甚至像圣马可教堂、总督宫之类的男性公共空间，
社会下层的男子也极少有机会进入。换句话说，以社会上层男子为主导的庆典仪式和活动所要规
训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妇女，而是囊括了整个被统治阶级。他们不但以此宣告对妇女的控制，同时也
宣告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并非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能永远不受挑战和保持男性特征。妓女

是公然的挑战者，至少从 14 世纪中期开始，政府便力图将她们限制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里，“妓女区”
完全是当地政府的发明。所有大城市都有一个或数个妓女区: 佛罗伦萨在 15 世纪建立了公共妓
院，刚好位于旧市场和洗礼堂之间; 威尼斯早在 1358 年就有了第一个公共妓院，随后又建造了三个
或四个，有两个位于里亚托附近。威尼斯的妓女数量非常惊人，正如一位威尼斯绅士向外国游客所
形容的: 威尼斯的妓女超过了地上的蚂蚁、四月草地上的鲜花和市场上的奶牛。① 市场是男性空间，
妓女区建于市场旁，显然是对男性公共空间的威胁和入侵，并且这种侵犯还在不断扩大。在佛罗伦
萨，自政府划定第一个卖淫区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府又着手建造新的卖淫区，且正对着美第

奇宫邸。威尼斯对妓女的控制也不成功，政府只能努力让妓女远离圣马可教堂以及其它的教堂，尤
其是远离那些受人尊敬的妇女，然而 18 世纪时，街头流萤开始侵入圣马可广场，而按照传统定义这
是最具男性特征的公共空间。虽然妓女在公共空间的出现导致了空间性别的些许混乱，但这并不
影响城市空间的性别划分，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对妇女的另一种规训，即在男性空间中活动的女性

都是放荡的妓女，它与公共空间中展示男性力量的竞技比赛等活动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体上看，城市空间对女性的规训是比较成功和奏效的。威尼斯的妇女不愿意去里亚托，这甚

至让大议会面临两难选择。一直以来，威尼斯的金匠和其他宝石匠都在圣马可市场以及圣波罗
( San Polo) 的教区广场上出售产品，1315 年时大议会通过法令，只允许他们在里亚托进行交易。这
一法令给威尼斯妇女，包括贵族和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不便和困难，“因为他们从来不去里亚托购买
这些物品”，这促使大议会在 1394 年改变决定，允许金匠回到老地方出售他们的商品。② 这说明妇
女已将社会对她们的期望内化为了自身行为的准则。
在文艺复兴时期，性别角色与城市空间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补充、彼此强化的关系。男性空间

开放、无界的性质使它成为公开的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理想场所，并促使男人以更为阳刚的方式行
事。③ 相反，女性空间有边界且受到许多限制，因此更适合进行被动和私人的活动，并能提升妇女的
美德。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妇女在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正如佛罗伦萨人阿尔贝蒂在《论家庭》中所吐
露的心声:“说实话，如果你的妻子整天都在市场的男人堆里忙碌，整天暴露在公众的视线里，你将
不可能赢得我的尊敬; 如果我呆在家里与女人一起同样也是对我的贬低; 我要干男人该干的事

情。”④城市公共空间鼓励男性的美德，同时也强迫女性端庄。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只是掌控国家权
力的男性垄断所有公共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妇女被限制在家里，除了保证血统的纯正以外，还可
保证男性权威不受挑战，这与犹太人被限制在隔离区具有相似目的，即确保现有的统治秩序不受任

何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地位并未发生实在性的改变，妇女本身也在自觉或
不自觉地认同和维护着现存的两性关系和两性地位。

( 责任编辑: 余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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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y under Autocracy: Autonomy of the Folk in the City Management of Qing Dynasty －
Focusing on the Ba Sheng Guild Hall of Chongqing QIAO Shan

Folk organizations exist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ities． However，in China，even in the mid and
late 19th century，the city management was mainly done by the government． Folk organizations like Guild
Hall，though took part，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Such kind of autonomy was in essence
the autonomy under autocracy，and had a world of difference with the“city autonomy”in the west．

Gender of Urban Space and Womens Status in Renaissance LIU Hua － ying
In Renaissance，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raditions had gendered the urban spaces: the guild halls

and taverns，the main streets and piazzas were seen as the appropriate male sphere; while to women were
allotted the household，local neighborhoods and parish churches，and the convent． In fact，the gender of
urban space was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gender．

On the Chinese Policemen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ZHU Xiao －ming
The Police Station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is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French Consulate in

Shanghai． Chinese policemen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rench Police Station in the French Conces-
sion which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local safety and French for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102 Chinese policemen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this paper reveals the working
image of the Chinese policemen at the grassroots，their frustrated political roads，as well as problems re-
sulting in the decrease in stability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is profession．

Chinas Concession in Korean Peninsul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Concessions in In-
cheon，Korea from 1884 to 1894 HE Jiang － feng

As an interim product of the Sino － Korean relationship in late Qing dynasty，the Chinese merchants
 concession in Incheon was set up after China and Korea sign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Incheon Land
Boundary for Chinese Merchants in 1884．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the Qings Commerce Commission
will take charge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whil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business affairs in the concession．

From“Five Light － natures”to“Great Offering of Five Lights” MA Xiao － he
According to Manichaean doctrine，the five lights － Pure Air，Wonderful Wind，Light － power，

Wonderful Water and Wonderful Fire with Srao? ( i． e． Vairocana) and other gods imprison five kinds of
demons． The demons imprison the five lights in the carnal body as a counterattack． At last Light － Nous
frees the five lights from cities of bones，sinews，arteries，flesh and skin． We can compare this doctrine
with“Great Offering of Five Lights”－ a part of a folk religion booklet recently discovered in Xiapu Coun-
try，Fujian Province: Pilu Buddha ( i． e． Vairocana) appears as king of the law． Wonderful Air Buddha，
Wonderful Wind Buddha，Wonderful Light Buddha，Wonderful Water Buddha and Wonderful Fire B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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